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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遇见他

原来爱无法依傍，

狂奔在流年里我的心伪装坚强

上大四那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我妈的电

话， 说我爸晕倒了正在医院抢救。 我跟学校请了

假，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赶回家。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爸已经昏迷 48 小时

了。看到平日健壮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我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难受。我小声呼唤他，想让他睁眼看看女

儿，可任凭我怎么叫，他都不答应。 大夫说我爸是

突发脑溢血，如果能度过当晚，可能还有希望……

怎么好端端的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爸一向身

体好，从来没听他说过身体不舒服。 我妈说，前段

时间，我爸那摊生意特别忙，生意越忙，越缺周转

资金，没钱，生意就转不开，我爸为此成宿成宿地

睡不着觉，压力特别大。

我从小就跟我爸特别亲， 我一直想长大嫁人

就要找个像我爸一样优秀的人。 可从小到大，我好

像从来没有碰上过比我爸优秀的男孩， 这也是我

大学毕业前一直没有恋爱的原因。 我妈常年没有

工作，我爸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开了一家汽车配件

维修厂， 是我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在我爸病倒以

前，我过得像公主一样，啥心都没操过，因为一切

有他。 可这一次，他却为了我们这个家累病了。

那晚， 我出去给我妈买饭， 等我再回到医院

时，我爸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他没能跟女儿说

上一句话，就这样走了。 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

几次哭得昏过去，醒来发现母亲比我更加脆弱，她

需要人照顾，我不能刚刚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

我爸走了，把我妈、把这个家全都留给了我，

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失去亲

人的痛苦让我根本无暇顾及学业， 幸好后来在老

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勉强拿到了毕业证。 毕业后，替

我爸继续打理那摊生意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爸开

这家厂子，贷了一些款，还雇了几个修理工，如果

就此关门，不仅我和我妈的生活没有着落，还需要

替厂里偿还高额的贷款及利息， 跟着我爸的几个

工人也会马上失业。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家里气氛格外沉

重，我根本顾不上舔舐自己受伤、流血的心灵，还

要表现出一副女汉子的样子，让母亲有依靠。 在我

内心最需要人呵护与陪伴的时候，我认识了乔（化名）。

一场 5 年的恋情，只不过“曾经拥有”

两段感情

结束后，我已经

对自己成家的

事不抱什么幻

想，何况母亲现

在又是这种情

况。已经是很久

以来难得这样

一个安静的晚

上，再坚强的人

也需要释放内

心的压力，我选

择了和你聊聊。

记者的话：

母亲查出重病，未婚夫取消婚约

乔是我们厂里的熟客， 经常在我们这里保养

车，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 他和我父亲生前很

熟，知道了我父亲病逝的事，一直很同情我。 那是

一段我最困难的日子， 乔常说一个女孩子撑起一

个厂子不容易。 在厂子的经营上，他给过我很多建

议，在生活上，也给了我不少帮助。 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是很微妙的， 丧父之痛让我忽然对这个年长

自己 10岁的男人越来越依赖。 有时候，厂里需要

做什么决策， 我都希望他能帮我出个主意。 渐渐

地，我和乔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除了母亲以外，乔更像我的一个亲人。 他只要

一有时间，就会到厂里来坐坐，生活里无论大小的

事，我都愿意和他说一说，我把他当大哥一样。 我

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渐渐地爱上他。

也许是因为乔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和他在一

起，我有一种安全、自然、放松的感觉。 父亲走了以

后，家里的、厂里的事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说心

里话，我是硬扛，其实，我特别想有个肩膀让我依

靠，也许是乔给了我这个宽厚的肩膀。

虽然我们之间没说过什么，但四目相对时，彼

此间总有种特殊的默契。 那时候，我年纪小，也没

想过那么多， 有个人可以这样一直让我依靠挺好

的， 至少在心里有个寄托。 感情的事多是身不由

己。

一开始我就知道乔有家庭， 他那时候 30 多

岁， 不可能是单身， 但我从没听他提起过他的家

庭。 我听我们厂里的工人说，老乔和他媳妇感情不

好，老乔人厚道，维持着一直没离婚。 这是我听到

关于他的家庭仅有的传言，其他我从来没问过。

有天晚上，我正在厂里盘点，准备关门，突然

见乔开着车来了。 我明显感觉乔的情绪不对劲，就

去买了一打啤酒和吃的， 在厂房里和乔坐着聊开

了。 那天我才知道了他的家事，他和

媳妇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根本没啥感

情。 本想有个孩子，日子就凑合过下

去了， 可结婚七八年一直没有孩子，

媳妇不能生育。夫妻就像租住在一个

房里的房客一样，早已没有夫妻之实。 乔的父母想

抱孙子，直到乔的母亲去世，都没如愿。 他想过离

婚，可他却不知道怎么向媳妇提出来，毕竟她也是

个善良的女人。 听他说了这些，我才明白，难怪从

没见他接过媳妇电话，没听他提过媳妇，唉！ 原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也许是酒精的力量，那一晚，我们互诉彼此心

里憋屈的心事，也是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越走越

近。 我不知道我和乔是怎么好上的，总之，从爱上

他那天起，我就没敢想明天的事，不是有那么一句

话：“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 ”

如今回想起来，也只能是“曾经拥有”。 我和乔

好了 5年，最后还是分开了。 就在乔终于鼓起勇气

要跟他媳妇提出离婚的时候，他媳妇出了车祸，下

肢瘫痪。 乔不忍心让跟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女人无

依无靠，最后还是回到了他媳妇身边。 乔说，他不

能耽误我一辈子， 让我跟着他没名没分， 那是害

我。

跟乔分开，我从来不恨他。 不管怎么说，曾爱

过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冲这一点，我觉得值

了。

真实生活通常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

却偏偏是爱情。 爱情也不过是我们生活里的一小部分，而一旦与婚姻沾边，免不了夹杂诸多现实

的因素。 用大爱来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人们，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更加包容。

世上的很多事都是借助希望而完成的，一切源于你是否拥有动机，结婚也一样。 所谓缘分，

也和发明一样，都是源于偶然，不要因为一两次失望断了心底美好的念想。

27 岁那年，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

男朋友———孟。孟话不多，有一份收入

不错的工作， 是他相中了我。 说心里

话，结束了长达 5 年的恋情后，立即投

入新的感情，对重情的我来说，不是件

容易的事。 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27

岁的姑娘还不嫁人， 已经是大龄剩女

了， 我只好按照家人的意愿和对方交

往。

我一直认为找谁结婚也就是搭伙

过日子， 我和他之间也不苛求什么爱

情。 爱与不爱先不谈，面对孟这个人，

我还是非常认真的。 自从与他确定关

系，我对他一直很好，也打心底里想着

嫁给这个男人。 就在我们开始筹备婚

礼的时候，我母亲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我和孟这段看似能成的婚事就此拐了弯。

母亲以前没有头痛的毛病， 不知

道啥时候起，老是听她念叨头疼，随着

时间推移，疼得越来越厉害。 我带着母

亲在我们县里的医院、 市里的医院都

跑遍了，就是查不出原因。可母亲的头

痛愈发严重， 甚至出现了昏厥。 有两

次，我在厂里上班，她在家昏厥过去，

幸好邻居及时发现， 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送到医院，人是抢救过来了，大夫

建议尽早去大城市的医院做检查，若

是再有下一次，不保证能抢救过来。

听了这话， 我只好安顿好厂里所

有的事，跟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带

着母亲踏上了外地求医之路。 在大医

院检查的结果是，母亲脑子里长了一个拳头大的

肿瘤，已经压迫到了视神经，如果不手术，很快会

失明，甚至有生命危险。同时，大夫也告知这个手

术风险很大，开颅后，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再

者就是手术费用很高， 起码需要准备三十万元。

是否手术，让家属尽快做出决定。

听到这个噩耗，我失声痛哭，怎么什么倒霉

的事都让我家赶上了。 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治母亲的病，救她的命，因为

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用家里的房子做

了抵押贷款，筹到了手术费。 在我们最后一次去

外地的火车上，母亲已经昏迷了……我联系了当

地的医院，一下火车，就上了医院的急救车，母亲

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外等待是漫长和煎熬

的，庆幸的是，手术顺利地结束了，母亲死里逃

生。真的感谢上苍，没有让我失去这唯一的亲人。

接下来是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

几个月过去后，母亲终于出院了。 毕竟一把

年龄了，又做了开颅手术，从此以后，稍重的体力

活都不能动。不管怎样，我的母亲还活着，这就是

我人生的希望，哪怕有再多的债务，我也责无旁贷。

自从我和母亲从外地回来，孟对我不冷不热

的，我终于从他口里问出了实话，孟的家人和他

商量想取消婚约。 虽然这个决定让我很吃惊，但

事后想想我也能理解。 谁也不希望自己娶个媳

妇，背着这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负担。

两段感情结束后，我已经对自己成家的事不

抱什么幻想，何况母亲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已经是很久以来难得这样一个安静的晚上，

再坚强的人也需要释放内心的压力，我选择了和

你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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